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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琳娜躲藏在更加深的

幕后，但是她的角色决不简
单，数以千万计的资金随时
在全世界范围内调动，只有
阿布最信任的人———伊琳娜

才可能完全了解所有的资
金走向。同时，她还承袭了
俄罗斯人的传统———对于艺
术的珍爱，在读完法律后又
开始攻读美术史，不久前刚
在莫斯科拿到一个美术史
的博士学位，这个专业无意

中又帮助了她和丈夫养成
了一个新的爱好：收集绘画
等艺术品。不过，金钱越来
越庞大，渐渐变成了银行里
的一个天文数字；房子越来
越豪华，她甚至数不清有多
少个房间，但她和丈夫见面

的机会越来越少。
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孩

子，阿布爱上伊琳娜的时

候，就明确表示他要尽可能
多的孩子，这样就会组成一
个强大的家族了。于是有了
安娜、坦恩、阿尔卡蒂、索雅
(8岁)、阿里娜(2岁)，还有才
4个月大的伊尔雅。阿布家
族的一个朋友表示：“他们

家庭是一个紧密的团体，罗
曼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们。
很明显，他为了打造自己的
王国，经常外出。孩子们肯
定感受到爸爸不在身边的
痛苦，伊琳娜也会觉得一切

都很艰难，不过她总是默默

承受，或许她现在可以享受
丈夫成功的果实了。”

虽然阿布和切尔西结缘
才 16个月，但俄罗斯大亨
已经被英超的魅力深深打
动了，追逐冠军的紧张过程
让这位喜欢冒险的大亨感
到异常刺激。近日，切尔西
商务总监史密斯透露说：

“阿布不仅是切尔西的铁杆
球迷，他更是深深地被足球
运动吸引住了。”为此，这位
大亨甚至表示即使自己有
朝一日离开俱乐部，他也会
把切尔西作为一份产业留
给自己的儿子阿尔卡蒂。因

为阿布一直都梦想能把切
尔西建成像皇马和曼联那
样的超级俱乐部，而子承父
业则能为他实现梦想提供
多一层的保险。

这可能是阿布家族的集

体记忆，阿尔卡蒂不应该抱
怨，他父亲阿布也没有见过
自己爸爸几面———18个月
大时，阿布的母亲去世了，2

年后他的父亲在一次工作
事故中不幸身亡，伯父养
大了他。因为自己小时候
缺乏母爱，阿布强调伊琳
娜必须呆在孩子身边。从
俄罗斯偏僻的西伯利亚到
英格兰繁华的埃塞克斯，

每套豪宅里都有军队式的
保镖和仆人，但母亲还必须
和孩子在一起。

阿布决定在英国发展
了，他要在伦敦精心打造切

尔西王朝，伊琳娜的噩梦也
接近终点。她和6个孩子马

上会到英国定居，孩子们会
送入最豪华的贵族学校 (说
到这个，还有哪里比英国的
更著名？)，和王室成员们享
受同样的待遇；伊琳娜也会
把大部分时间分配给伦敦，
也就是说她将和丈夫长相

厮守了。
“伊琳娜已经喜欢上伦

敦这个城市了，她非常高兴
罗曼那么兴奋地玩弄着自
己的新玩具———切尔西。”
罗曼的一个朋友表示，不过
伊琳娜期望出名的原因和

维多利亚并不相同。“或许
她觉得，阿布越是过上一种
高曝光率的生活，越有知名
度，他们和孩子就越有保
障，绑架的机会也不会有他
们在俄罗斯时那么高。”最
近，《太阳报》 等英国小报

的狗仔队就发现，伊琳娜频
频出现在哈罗德和伦敦的
一些高级餐厅。

另外，他的孩子似乎现
在也正在享受着他童年的
那种命运。虽然他的 6个孩
子跟着母亲守候在俄罗斯

的超级豪华大庄园，但商人
总是重利轻别离。次子阿尔
卡蒂在给英国的爸爸写的
一封信中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爸爸，我已经 8岁
半了，妈妈说你长得非常帅
……”不用引述下去，故事

就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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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单调乏味的常规生

活，总会使人们产生枯燥沉
闷的心情，随之还会产生各
种官能性疾病。

如果在一天开始时，心

里没什么期待的话，这一天
的心情将会是很糟糕的，其
实，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中
发现兴奋点，如去市场转转，
和朋友闲聊一下，碰到一个
有趣的人……家庭主妇可能
再次成为一个更不幸的角

色，因为普普通通的一天对
男性来说可以获得更多变
化经历的机会，而主妇们只
能在家里重复着单调的家
务劳动。

S夫人可能是我见到的
最好例子，以此来证明新体

验的缺乏能导致诸多官能
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
才26岁。当时她和母亲住在
一起，因为她已卧病在床 3
个月了。每当S夫人试图从
床上撑起来时，都会感到一阵
眩晕，使得她不得不再次回到

床上。她的呼吸急促，就像一
个排气扇。我还记得她打电话
来约我去看病时，非常不巧
合，我正在忙着。于是，我派了
一个在我诊所实习的四年级
的学生前去诊治。

他满脸兴奋，神采奕奕

地回来了。“噢，先生们，我可
是修好了一台大的排气扇。”

这个小伙子是一个聪明的学
生。在此之前已有8位医生

看过S夫人，她的病有各种
各样的诊断结果，如贫血、妇
科病、心脏病等等。诸多疾病

使她非常困惑并逐渐失去了
信心。

从孩提时代开始，S女士
就属于很正常的那一类人。这
意味着她能让自己的基本需

求得到实现。她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结婚，很快就有了两个
孩子。当她丈夫离开部队后，
他就找到了一份从配送中心
向四周城镇运输面包的工作。
早上6点他就得离开家，中午

再回来。原来的房租很贵，但
是最后他们还是找到了一处
比较便宜的住所。

房子离最近的城镇有 6
英里，是一所久无人住的灰
绿色房子，坐落在一个没有
树木的荒凉石头山顶上。在

这样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
没有邻居，只有破旧的家具
和简陋的房子。S夫人拼命想
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
好让孩子们在幸福的氛围中
愉快地成长。

因为丈夫需要休息，再

加上孩子的原因，这对夫妇
晚上几乎不可能有时间外
出。另外，她单独外出也不太
方便。丈夫大清早离开后，S
夫人和孩子们觉得呆在那样
荒凉的地方，非常孤独。

而她的丈夫对这些只有

十分的理解、五分的同情和
一丁点儿的改变意图。他也

可以感觉到目前这种情形会
给妻子带来什么影响。他四
处送面包，和其他的男、女卡
车司机开玩笑，同时还可以
经历许多新鲜事。但是，S夫
人甚至都走不出家门半步，
因为S先生必须开着家里的

卡车去工作。
当他看到妻子逐渐变得

喜欢抱怨，病情也日渐加重
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和不满。
妻子呆在岳母家的时间越来
越多，这让做丈夫的觉得家
不成家。他指责妻子给他带

来巨大的医疗费用。终于，这
个医学专业学生找出了S夫
人的病因，但是S夫人却以
为医生的解释不过是瞎猜。

后来，当S先生满足妻
子更多愿望后，他发现妻子
经过治疗，又能洗衣做饭了。

在他把家搬到一个院子里有
树、邻里和蔼、孩子有沙盒玩

的地方后，妻子很满意，病情
也改善得更快了。

然而，正如我说的那样，
S夫人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
她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在完

全失去获得新体验机会后，
又得不到任何的安全感觉，
再加上缺乏吸引力和恶劣环
境使人产生的绝望情绪使得
她卧床不起长达3个月。不
过，一旦周围环境发生改变，
她便可以自我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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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没想到羿原来是被

失眠在折磨，一时不知道如
何安慰他才好。她说好吧，
现在有我陪着你，你很快就
会睡着的，既然你已经好几
天都没睡觉了，那么现在最
要紧的事情，就是好好地睡
上一觉。

羿说：“我睡不着。”
“不，你会睡着的，我哄

你睡，一会就会睡着。”
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

天天在睡觉的时候，他们都
要说上许多废话。那时候的
羿还是个尿床的孩子，是羿

要睡，嫦娥不让他睡，一定
要等他尿完了才让入眠。那
时候想不让羿睡觉实在太
艰难了，现在这一切正好颠
倒过来，是羿睡不着，要千
方百计地哄他睡觉。嫦娥突
然发现，有时候哄一个人睡

觉，要比不让他睡觉更困
难，哄了半天，羿仍然没有
任何睡意，嫦娥反倒有些困
了，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她
打着哈欠，说羿你要是再不
睡的话，我可要睡了。

嫦娥说着，一歪头便睡

着了，甜甜地进了梦乡。她
显然是太困了，已经坚持不
住。受嫦娥的感染，羿恍恍
惚惚也似乎有了些困意，刚
要随着她一起进入梦境，忽
然看见嫦娥又醒了过来，两
个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直地

看着他。羿说，你尽管睡觉，
干吗又要睁开眼睛。嫦娥笑

了，用一种很奇怪的语调
说，你看看清楚，我是谁，我
可不是什么嫦娥。羿觉得这
话有些滑稽，说你不是，那
你又是谁。那女人说，我是
住在玉山的西王母。羿觉得
这件事更加滑稽了，说你明

明就是嫦娥，为什么要说自
己是西王母。那女人说，真
正的嫦娥还在睡觉，我只是
借用了她的身体。

化身嫦娥的西王母为了
让羿相信自己说的话，突然
从嫦娥的身体上消失了。这

时候，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中，羿发现一旁的嫦娥，果
然还沉睡在梦乡里，对正在
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羿开
始有些相信那女人说过的
话了，他突然有些开窍，对
着空中喊着：“好吧，王母娘

娘，就算你说的都是真话，
你出来吧。”西王母听他这
么一说，立刻又借着嫦娥的
身体，出现在了羿的面前。

羿说：“他们所说的，难

道都是真的？我是一个神
了？”
“不错，”西王母笑了，

“你确实就是。”
“我既然也是神，为什么

我不能拉开那把弓？”羿现在
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告诉这

个答案，“你们都要我去射
日，可如果不能拉开那把弓，
我又怎么可能去射日呢？”

西王母说这事说起来也
简单，毕竟你还是个没开窍

的孩子。羿想起不久前，嫦
娥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他
说我明明已经不是孩子了，
你们为什么都要这么说。西
王母告诉羿，你可以觉得自
己已不是个孩子了，可是你
毕竟还不是男人，你必须从

女人身上获得力量，男人只
有通过女人，才会让自己变
成真正的男人。西王母伏在
羿的耳朵边轻声说了几句，
羿听了之后，立刻脸红起
来。西王母说你用不着不好
意思，这件事是天经地义。

有戎国的人都以为羿被阉
了，就不再是个男人了，其
实他既然是神，不要说是被
割了两个睾丸，就是被割了
十个八个，依然会是个十分
出色的男子汉。

让西王母这么一说，羿

的生理上果然就有了反应。
西王母显然也知道他有了
反应，便怂恿他不妨先试一
试云雨之欢，如果他不介意
的话，可以先在她身上尝试
一个新鲜。说着说着，她便
一件接一件地解去了身上

的衣服，露出白花花的肉
体，因为西王母是化身在嫦
娥的身上，此时羿见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
嫦娥。对于这个充满活力的
身体，羿突然感到呼吸很困
难，身上到处就跟着了火一
样。他突然地开了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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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9日，多伦

多，圣麦克医院。
“小灯，《神州梦》里的

那个女人，为什么一直不愿
意回到她出生长大的地方
呢？”沃尔佛医生问。
“亨利，因为有的事情你

情愿永远忘记。”

“可是，人逃得再远，也
逃不过自己的影子，不如回
过头来，面对影子。”
“也许。”许久，小灯说，

“亨利，我要去中国了，下个
星期。”

沃尔佛医生的眼睛亮了

一亮，说是去你出生的那个
地方吗，小灯？

小灯摇了摇头，不是，我

只是去取一点资料。结婚的资
料。不，确切地说，离婚的资
料。我们是在中国登记结婚
的，所以要在这里办离婚，就
需要当初结婚的公证材料。
“决定了？”
“是的，亨利。”小灯说

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像
是倦怠，又不完全是倦怠，还
有些决绝，那都是沃尔佛医
生不熟悉的表情。
“小灯你看上去情绪不

错。是睡眠的缘故吗？”
“是的，多谢你的新药。

当然，还得算上我刚刚争来
的自由。现在我才知道，我给
他的不过是一丁点自由，给

我自己的，才是一大片的自
由。至少，我再也不用担心，

他中午和谁在一起吃饭，晚
上躺在哪张床上睡觉。”

沃尔佛医生哈哈大笑起

来，“脐带，你终于把脐带割
断了。”

小灯走出沃尔佛医生的
诊疗室，凯西已经等在门口。
凯西递给小灯一个彩纸包装

的小盒子，说这是我和沃尔佛
医生给你准备的，祝你今天过
得愉快。小灯这才猛然想起今
天是自己的生日，拆开纸盒，
里面是一块做成一本厚书样
式的金属镇纸，镇纸上面龙飞
凤舞地刻了几行字：雪梨·小

灯·王：接近完美的作家，不太
合作的病人，一直在跌倒和起
来之间挣扎。小灯紧紧搂住凯
西，竟是无语。

小灯走到街上，兜里的那
块镇纸随着她的脚步一下一
下地拍打着她的身体。也许，

这做我的墓志铭会更合适一
些。她想。也许，在中国的某一
个角落，真的有一块刻着我名
字的墓碑。那块墓碑上，也许
会写着这样一段话：万小登
(1969—1976)，和数十万人一

起，死于唐山大地震。
也许，我真应该去看一看，

那块压了我一辈子的墓碑？
2006年 4月 20日，唐

山市丰南区。小灯走进那条
小街时，正是傍晚时分。

雨骤然停了，风将云狠狠

撕扯开来。小灯提着裤腿，踮着
脚尖，避开路边的雨水，朝着一

座两层楼房走去。走到对过的
时候，小灯却突然停住了。

二楼的阳台上，有一个五
六十岁的妇人，正在整理被风
雨击倒的花盆。妇人弯腰的时
候有些费力，手一滑，一个瓦
盆咣啷一声跌在地上摔碎了。

妇人骂了一句天杀的，就站起
来，朝着屋里喊了起来：“纪
登，给奶奶拿扫帚来。”

阳台里就走进来一男一
女两个孩子，都是七八岁的
样子，长得很是相像。男孩在
先，女孩在后。男孩提着一个

簸箕，女孩拿着一把扫帚。女
孩站定了，就把手里的扫帚塞
给男孩，说念登你去扫地。男
孩拿了扫帚，却有些不情愿，
嘟嘟囔囔地说奶奶是叫你扫
的，女孩靠在门上，将眉眼立
了起来，指着男孩的眉心说：

“叫你扫你就扫。”男孩就噤
了声，妇人拿过扫帚，轻轻地
拍了女孩一下，骂道：“纪登
你个丫头，忒霸道了些。”

妇人将碎瓦片都扫拢来，
找了个塑料袋装了，就直起身
来抹额上的汗。突然间，妇人发

现了站在楼下的小灯。妇人愣
了一愣，才问：“闺女，你找谁？”

小灯的嘴唇颤颤地抖了
起来，却半天扯不出一个字
来。只觉得脸上有些麻痒，就
拿手去抓。过了一会儿才明
白，那是眼泪。

#


